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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刘东

在山西这个充满能量的世界里，他就像一
棵沉默而坚韧的老树，把根深深扎进这片煤矿
土壤里。而我，刚踏入这个行业就遇见了他，
他的身影如同我煤矿生涯起始的一个坐标。

他就是秦师傅，30多年的工龄在岁月中
沉淀出厚重的职业底色，而其中 20 年的光
阴，更是被他一笔一画书写成山能人外部开
发史上一段饱含奋斗与坚守的动人故事。从
山东到山西，上千公里的路程，横跨不同的
地域，承载着山能人向外拓展的雄心与使
命，也见证了秦师傅义无反顾的追随。如
今，他迎来了退休时刻，这一特殊的节点，
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岁月的沧桑变迁，
也让我对人生与工作有了更为深刻的感触。

我与秦师傅相识已久，他那憨厚朴实的
笑容和坚实有力的身影，已存留在我记忆深
处。还记得初到煤矿时，是他带着我第一次

下井。他的矿灯在前方摇晃着，那一束光就
像黑暗中的希望之火。面对复杂的工作环
境，我内心充满了迷茫与不安。秦师傅总是
默默地关注着我，他用自己的经验和耐心，
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操作设备、如何应对突发
状况。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叮嘱，都像
是黑暗中的明灯，为我指引着方向，让我逐
渐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

作为一名1989 年就参加工作的老矿工，
秦师傅经历了无数个日夜的艰辛劳作。无论
严寒酷暑，还是风雨交加，他总是坚守在岗
位上，从未有过丝毫懈怠。他见证了煤矿行
业的改革变迁，从最初的普采设备到如今的
现代化开采技术，他既是参与者，更是见证
者。每一次技术革新，每一次产量提升，都
凝聚着他们这些老矿工的心血与汗水。

在秦师傅的身上，我看到了山能人对工
作的执着与热爱。他常说：“煤矿是咱的
根，咱得对得起这份工作，对得起脚下这片
土地。”正是这份质朴的信念，支撑着他度
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让他在平凡的
岗位上坚守着。直到办理退休手续的前一
天，他还在井下忙碌着。他说：“站好最后
一班岗，这是我的责任。”那一刻，我对他

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
了什么叫作敬业与奉献。

秦师傅的退休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思
考。人生就像一段漫长的旅程，每个人都在
自己的道路上前行。在外20多年的时间，看
似漫长，实则转瞬即逝。在这有限的时光
里，我们应该像秦师傅一样，全心全意投入
工作当中，用心去经营自己的生活，用爱去
对待身边的人。只有这样，当我们回首往事
时，才不会留下遗憾。

退休，是人生另一个新起点。我相信，
秦师傅在退休后，依然会保持那份乐观积极
的心态，去享受属于他的美好时光。而我，
会以秦师傅为榜样，努力让自己的人生更加
充实、更加有意义。

当他最后一次走在巷道里，周围的年轻
矿工们都带着敬意看着他。他依然不紧不慢
地走着，只是脚步中似乎多了一丝留恋。他
的眼睛扫视着周围的一切，仿佛要把这在外
奋斗20年的记忆都刻在脑海里。我跟在他身
后，心里满是感慨。这煤矿的世界，因为有
他这样的人，才充满了温度和故事。他的退
休，就像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他的坚守与奉
献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成为我人

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不断追求卓
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岁月无痕

隔李菩云

在一年之中最热的季节——— 盛夏，夜晚似乎成了人们
逃离白日酷热、寻觅一丝凉意与宁静的避风港。当夕阳的
最后一抹余晖被地平线吞噬，夜幕悄然降临，给大地披上
了一层神秘的黑纱，盛夏的夜晚便以其独有的魅力，缓缓
展开它的画卷。

小时候，当日头最后一缕光钻进西山时，母亲总在院
门口喊：“回来吃晚饭喽——— ”那声音穿过晒麦场的麦秸
垛，惊飞了槐树上打盹的麻雀。我听见喊声，攥着满手泥
土往家跑，凉鞋踩过晒得发烫的砂石路，啪嗒啪嗒响得像
打快板。

晚饭在院里的石桌上吃，当母亲掀开竹篾罩子扣着刚
出锅的玉米饼，蒸腾的热气混着柴火的烟味往上飘，父亲
端着盛满玉米粥的粗瓷碗，被晚风一搅，玉米的香味在暮
色里漫开来，这时狗也趴在石桌腿边，尾巴不时地扫着地
面，等着主人的剩饭。

儿时的夏夜，是竹床支在晒麦坪上的时节。晚饭后，
各家各户的竹床如小舟般泊在月光里，大人们摇着蒲扇，在
夏风里谈古论今。小孩子们则躺在竹床上，目光在星幕间流
连，手指向深蓝的苍穹，数着辨认那些最亮的星星。然而数
着数着，竟被满天繁星迷了眼，辨不清南北，也分不出多
少，终归是数不清了。但盛夏的夜晚如此慷慨，星斗如倒扣
的银碗悬在头顶，颗颗晶莹欲坠，仿佛伸手可摘，它们离我
那样近，又那样密，仿佛整个童年都睡在星光里。

星星出来时，父亲搬着小马扎坐在竹床边，手里的蒲
扇摇得慢悠悠，扇风不光是为了凉快，更是赶蚊子——— 那些
嗡嗡叫的小东西总爱叮光溜溜的胳膊腿，父亲用扇子一挥，
它们就像被赶鸭子似的，嗡嗡地飞远了。父亲还不时指着天
上的星星，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说那条发着光的白带子
是银河。我就数着星星找，数着数着，眼皮就开始打架。

院子不远处的麦田里，青蛙像是突然接到了命令，
“呱呱”声一下子涌起来，从东头到西头，连成一片热闹的
海。偶尔有晚归的拖拉机突突地驶过，车灯把院墙路边的玉
米叶照得透亮，像一串串绿宝石，等拖拉机的声音远了，蝉
鸣又接上来，断断续续的，像是谁在夜里弹着走调的琴。

乡村的夏夜，村子里，家家户户的门板大多敞开着，
或搬出竹床、藤椅，或干脆铺一张草席在门前的空地上，人
们三三两两聚拢。邻里之间有着串门的习惯，父辈们凑在一
起说庄稼，讨论今年的雨水够不够，说哪块地的玉米结得瓷
实。女人们聚在一起纳鞋底，线穿过布面的“嗤啦”声，在
月光里轻轻飘远，她们也会轻声细语地拉着家常，夸着谁家
的孩子最听话。小孩们精力旺盛地追逐嬉闹，享受着无忧无
虑的童年时光，笑声在温热的夜色里显得格外清脆，有的小
孩摸出白天藏的玻璃罐，罐子里的萤火虫还在亮，那些小小
的光在罐壁上爬，像把星星关进了笼子。

后来我才知道，有些夏夜是会留在记忆里的。比如竹
床的凉意，比如萤火虫的光，比如父母亲手中蒲扇摇出的
风，都被妥帖地收在心里，在很多个闷热的夜晚，悄悄冒
出来，带着小时候的甜。

如今灯光是城市夜晚最盛大的宣言，当城市的路灯在
街道两旁次第点亮，光晕温柔地流淌下来，像融化的琥珀，
把道旁树叶的脉络映照得清晰可辨，在行人脚下铺开一条条
光的小径。主干道车流穿梭不息，外卖骑手穿梭而行，在城
市的血管里奔涌，汇成了一条条流淌的液态星河。

夜排档的灯火是城市流动的盛宴。人行道边，简易灶
台火光熊熊，炒锅在猛火中颠簸，勺铲碰撞出铿锵的节
奏，猛火快炒的镬气冲天而起，混合着爆炒辣椒、葱姜蒜
的浓烈辛香，隔着半条街就钻入鼻孔。露天大排档坐满了
形形色色的人，人们围坐一桌，杯盏交错，酒杯碰撞声清
脆响亮，混杂着笑语喧哗，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这杯盏间
倾吐、蒸腾。

街头巷尾，纳凉的人们三五成群，老居民区，竹床、
藤椅、麻将席一起上阵。步行街，情侣排队买冰奶茶。小
区的花园里，老太太们的广场舞音乐不时响起。商场门
口，广场之上，音乐声浪一波波涌起，人们踩着节拍，舒
展肢体，让汗水在律动中尽情挥洒。夏夜仿佛有一种魔
力，消融了隔阂，释放了被白昼拘束的灵魂，让每一颗心
都在暖风里舒展开来，自由呼吸。

城市夏夜的热闹，是光影泼洒的盛宴，是气味奔涌的
狂欢，更是人们松弛灵魂的欢歌。当灯火与星辉交织，喧
嚣与晚风缠绕，这方寸人间便成了烟火最盛大的容器。

夏夜渐渐深了，城市喧嚣之潮逐渐退去，夜复一夜，
如此喧嚷、劳碌，又如此清洁、包容着。正是这种不眠不
休的辛勤劳动，与无声抚平喧嚣的温柔，才使得热闹不是
浮沫，而成为了城市的血脉，日夜奔流。

城市夏夜的画卷，在热浪、光影、噪音与各种顽强生
存的气息中铺陈，它没有乡村星空的静谧，却自有其喧嚣
沸腾的肌理，在黏稠的夜色里，蒸腾出人间烟火最滚烫、
最矛盾、也最真实的一页。

城市的夏夜蒸腾着人声与灯光，热闹非凡，却总让我
心头一空，仿佛失却了什么。现在我才明白，这失落源自
童年乡间夏夜那一片沉甸甸的清凉，那份被蝉鸣与星光浸
透的静谧，被岁月渐渐磨成了心坎上最薄最亮的印记。

纵然城市的夏夜，没有了乡村的天空那么格外清澈，
但同样广阔无垠，有时也星星点点，如钻石般镶嵌在深蓝
的天幕之上。

盛夏之夜

隔郭洪富

天刚蒙蒙亮，东边的日头还没冒尖，村
口那辆半新不旧的中巴车就喘着粗气出发
了。喇叭“嘀嘀”地喊起来，那声响带着点
沙哑，像村头老槐树上的广播，能穿透三里
地的晨雾，把要赶车的乡亲们从睡梦中
叫醒。

公交车慢悠悠地往岭上爬，正好可以欣
赏一下路两边的风景。车窗外玉米地绿得淌
油，半人高的秆子挑着宽宽的叶子，叶尖上
的露珠滚来滚去，太阳一照，亮得似银针乱
射。岭下的河湾隐在雾里，河面上泛着一层
薄薄的白光，像刚蒸好的馒头冒着热气。

自从修了水泥公路，通了公交车，出
门办事方便了，乡亲们心里知足得很。
“前几年没通车，我家老婆子去城里看闺
女，天不亮就出门，先跟拉煤的拖拉机颠
到镇上，再等去城里的班车。有回下大
雨，拖拉机陷在泥里，老婆子深一脚浅一
脚往镇上挪，到家时裤腿上的泥能刮下二
斤，冻得直打哆嗦。”坐在后排的王大爷
说起过去的情形。车里的人都跟着点头。
可不是吗，这车虽说比不上城里公交光
鲜，座椅套磨出了毛边，地板上总沾着点
泥印子，可谁也不嫌弃。

乡村公交没个准谱的站牌。张家媳妇在

村口老槐树下等，那树就是站牌；李家大爷
在自家猪圈旁招手，车也“嘎吱”停下。一
个村子200 来米长，车能停五六回。刚过村
西头的石桥，就见刘婆婆挎着布袋子在路边
踮脚张望。车门打开，售票员李婶忙不迭地
跳下去，伸手就去扶：“大娘您慢着，这台
阶有点高。”刘婆婆矮墩墩的身子往起站
时，布袋子里的鸡蛋“咕咚”响了一声。
“轻点，这是给俺小孙子捎的，昨儿后晌刚
下的。”老人家一手按住布袋，一手攥着李
婶的胳膊上了车。

“您坐这儿，靠窗通风。”李婶把刘婆
婆扶到前排，又转身接布袋。我盯着那布袋
发愣时，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是邻
座大婶竹篮里的韭菜味，混着点泥土气，跟
我家在院子里割韭菜时的味儿一模一样。

车又停了，这次是河湾边，三爷爷背着
半篓核桃要去镇上卖，李婶帮着把篓子往车
后塞。“三伯，您这核桃晒得透，准能卖个
好价钱。”“借你吉言！”三爷爷爽朗的笑

声在车厢内嗡嗡响。
车继续往前走，发动机的声音像奶奶以

前摇的纺车，不急不躁。窗外的玉米地往后
退，叶子上的露珠被太阳晒得发亮，远远望
去，像撒了一地的碎银子。岭下的河水这会
儿看清了，岸边的芦苇丛里，几只白鸭子正
扑棱着翅膀，溅起的水珠落在水面，一圈圈
荡开，把晨光搅成一片碎金。

这些年在外边跑，我坐过高铁，也乘过
飞机，可都不如坐这老家的公交车踏实。你
看那座椅上的磨痕，是乡亲们的裤腿蹭出来
的；车地板上的泥印，是从自家田埂上带
来的。

乡村公交就这么每天跑着，来来往往，
风雨无阻。早上载着怀揣希望的人出去，傍
晚，又把从异乡归来的游子接上车。你脚上
带着泥踩上来，它不嫌弃；你拎着鸡鸭上
车，它不抱怨；你漂泊在外带着一肚子乡愁
回来，它稳稳当当地接住你，就像娘站在家
门口张开的胳膊，把漂泊的人揽进怀里。真

诚的问候，撩人的乡音，让那孤旅愁苦全都
化成一阵烟尘，轻轻地飘散在这迂回起伏的
乡村公路上。

乡村公交

隔陶书文

合上陈行甲的《在峡江的转弯处》，心
绪久久不能平静。那些朴实又滚烫的文字，
像一股暖流，直抵心底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地
方。他写：“你不是太阳，你可以发出比太
阳更温暖的光。”这句话，让我这个已经在
枣矿集团工作了 25 年的“矿三代”眼眶发
热、心潮翻涌。是啊，矿工也许平凡，但谁
说平凡就不能发光？不能温暖？

我的光，就诞生在这片始于1878 年，承
载着147 年厚重历史，如今又奋力转型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的百年煤企——— 枣矿集团。

从校园到井口

先让心里亮起一盏灯

那时，还可以分配工作，揣着满满的憧
憬，我接过了父亲手里的矿灯。记得参加工
作到矿上报到时，矿上条件很差，一条像样
的水泥路都还没有。很多工人只能住板房，
而我们那一届的学生有幸分到了楼房里，虽
然也非常破旧，起码好过用布帘当窗户的石
膏板房。宿舍里的老师傅喜欢蹲在阳台上喝
酒，一喝高了他就会转身对我吼：“小子，
好好干，咱挖的不仅是煤，是几代人留下的
饭碗。”那时的枣矿还深受90年代末亚洲金
融危机的影响，一个月400 多块钱的收入，
刚能正常发出来，有点像今天的“度危求
进”。班前会上，一遍遍强调“安全就是生
命”“转型才有出路”，那略带嘶哑却无比
坚定的声音，是昔日以“产量论英雄”的矿
区，对未来的模糊期待。

那份“痛”，是百年煤企在时代大潮
中不得不经历的“转弯”。作为她的一分
子，我心疼她的沧桑，更理解她转身的艰
难。那份“企之情”，早已融入血脉。她
不仅是给我发工资的地方，更是父辈奋斗
过、我正挥洒青春、孩子将来可能还要依
赖的“根”。她的转型，就是我命运的转
折。我忧虑，但更愿意相信，这艘大船，
终将驶向更光明的航道。这份相信，本身
就是一种温暖的光，支撑着我穿上工作服
走进罐笼。一走在巷道里，我就会想起母
亲在我进矿时的叮咛：“儿子，别怕黑，
黑到底就会看见自己的光。”

陈行甲在基层遇到的困难，我们在百米

井下同样感同身受，那不是纸面上的难题，
是实实在在的“硬骨头”。记忆最深的是
405 大采高工作面安装，第一次用那么高的
支架，全矿支援搞安装，有送饭送水的、有
拉电缆的……连续几天，大家熬红了眼、喊
哑了嗓子，工作服更是一次次被汗水和煤泥
浸透，紧紧贴在身上。安全压力像悬在头顶
的利剑，那段时间，班前会的气氛格外凝
重。但没人退缩。

褚班长，一个在井下干了30年的“老班
头”，脸上的皱纹深得像煤壁上的沟壑。他蹲
在巷道边，就着安全帽头盔上的矿灯，一遍遍
研究图纸，用沾满煤灰的手指比划着。他嘶哑
着嗓子说：“怕个球！咱枣矿人啥阵仗没见
过？都打起精神来，按规程来，胆大心细，这
块‘硬骨头’，咱必须啃下来！”他那双布满
老茧却异常沉稳的手，那盏在幽暗巷道里执着
亮起的矿灯，就像“定海神针”。

勇于“转弯”

人生的灯，并非只有一盏

《在峡江的转弯处》书中几次关键的
“转弯”，充满了勇气与智慧。这让我想
到，我们煤矿工人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在一
条条或直或弯的巷道中穿行？有时是主动选
择，有时是时代推着我们走。

记得大约是90年左右，爷爷对我说过，
“那时候巷道里的灯是15瓦的白炽灯，粉尘
大得能在光束里看见飘浮的煤粒，我们班12
个人管着3米宽的工作面，镐头抡得再狠，
一个班也出不了百吨煤”。

转型发展，带来了阵痛，也带来了机
遇。陈行甲写他刚到巴东县时，看见老百姓
背着柴火在悬崖上走，突然就明白了自己该
干什么。他在悬崖村修路，村民说“这比登
天还难”，他说“难才要干”。

我懂这种感觉。记得有一次，我在筹备
液压支架工技术比武时，一个路过的老师傅
说，“支架自动跟机移架、采煤机都带芯片
了，还要咱干啥？”他的担心是可以理解
的，矿区大力推行自动化，对工人的素质要
求越来越高，曾经靠力气和经验的“老把
式”，在新的生产工艺面前也得“转弯”。

我的一些同事、同学也逼着自己走出舒
适区。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培训教
室，从最基础的电脑操作学起，那些复杂的

电路图、PLC编程，像天书一样。手指习惯
了扳手，敲键盘却笨拙得很。我一个宿舍的
魏哥，记不清他多少次想放弃，突然有一次
在宿舍，他放下啤酒瓶子说：“谁说煤黑子
一辈子都得黑着，干！”这不就是陈行甲书
记扎根基层的勇气！这不就是老师傅们面对
新设备时眼中那不服输的光！

当看到参加技术比武的青年技术员们，
操作新式智能化采煤系统，看着屏幕上清晰
的数据流，精准地控制着远方的设备，他们
那种掌握新技能的成就感，难以言喻。这不
仅是技能的提升，更是人生视野的一次“转
弯”。

这让我明白，即使身处深深的地下，我
们的心也可以拥抱更广阔的天空。只要肯
学、肯变，人生的巷道，永远有新的出口！
这份主动求变、拥抱未来的勇气，是我们在
时代洪流中为自己点亮的另一盏灯！

别怕黑

让光“转弯”

陈行甲在书里说：“人要像水一样，能
适应河床，也能映亮月亮。”他在仕途最顺
时转身公益，他说：“循着理想的声音再次
出发”，可能我们没有他那样的舞台，但我
们有矿灯照得到的地方，有咱枣矿人自己的
路要走。

不说远的，就咱山东境内这 10 处井工
矿，内蒙古、山西的露天矿和在建矿井，还有
河南、陕西的焦化厂、电厂，这还只是咱枣矿
的“小天地”。枣矿给了我们安身立命的根
基，我们爱这片土地，因为它滋养了我们祖祖
辈辈。山能让这份“爱”得以延续，让我们的
子孙后代，能在一个更安全、更清洁、更有希
望的家园里生活，这份深沉的爱与责任，汇聚
成我们心中最持久、最温暖的光源。

陈行甲说：“在峡江的转弯处，我选择
继续前行。”我们枣矿工人，在百年煤企转
型的弯道上，在人生奋斗的征途中，何尝不
是如此？

身边的“老杨”，比我大一岁。上周唠
嗑说“体检报告上又多了仨箭头，年过半百
真想‘躺平’算了。可是回过头一想，孩子
上大学去了，老婆内退了，老人身子骨还硬
朗，自己不趁这时候想办法多挣点，有点说
不过去了”。是啊，眼前的安逸换不来老来

福，不能等到80岁了，才后悔当初没敢迈出
那一步！

其实，陈行甲写的那些难、那些爱、那
些咬着牙的转弯，每个人都懂，有合适的岗
位，就大胆去！别怕“前路无人不识君”，
走出去的枣矿人，凭啥不能是条好汉！也别
担心塞外无“乡情”，枣矿人骨子里“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那股劲儿，就是最
亲的“老乡”，走哪儿都跟着我们！枣矿
人，就像井下的煤层，看着黑，燃起来能暖
透大半个中国。

我们不是太阳，无法普照大地。但我们
可以像井下的矿灯，穿透黑暗，照亮自己脚
下的路，也温暖并肩作战的兄弟；我们可以
像一块燃烧的煤炭，在炉膛里释放光热，驱
散寒冷；我们可以像一颗颗平凡的星辰，在
自己的轨道上，坚定地发出属于自己的、虽
不耀眼却无比温暖的光芒。

这本《在峡江的转弯处》，真心推荐
给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奋斗、在时代变革
发展中思索、在人生道路上寻找光亮的伙
伴们。它让我明白了：真正的力量，来源
于内心的坚守与向善的勇气；真正的温
暖，来自自己直面现实的真诚与不懈奋斗
的“光”。

在煤海深处寻找那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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